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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美
髯
公
﹂
朱
仝
拒
絕
﹁
插
翅
虎
﹂
雷
橫
相
邀

上
山
入
夥
，
責
雷
橫
陷
他
於
不
義
，
﹁
智
多
星
﹂

吳
用
見
此
，
連
忙
打
圓
場
，
說
道
：
﹁
既
然
都
頭

不
肯
去
時
，
我
們
自
告
退
，
相
辭
了
去
休
。
﹂

吳
用
早
有
預
謀
，
若
朱
仝
不
肯
上
山
入
夥
，
便
另
施

別
計
，
但
為
安
穩
住
朱
仝
，
乃
故
出
此
大
方
之
言
，
可

見
這
個
軍
師
何
等
狡
猾
。

話
說
朱
仝
、
雷
橫
、
吳
用
三
人
返
回
橋
邊
，
卻
不
見

了
小
衙
內
，
朱
仝
不
由
得
叫
苦
起
來
。

我
上
回
已
講
過
，
一
個
四
歲
小
孩
，
仍
未
定
性
，
平

時
攜
同
出
街
亦
須
寸
步
不
離
，
何
況
在
水
陸
堂
放
生
池

邊
，
看
放
河
燈
，
閑
雜
人
多
，
更
不
應
讓
一
個
四
歲
小

孩
獨
處
，
雖
因
雷
橫
的
出
現
，
令
他
亂
了
方
寸
，
但
身

為
節
級
，
竟
如
此
粗
心
大
意
，
實
在
不
應
如
此
。

失
了
小
衙
內
，
朱
仝
在
附
近
遍
尋
不
獲
，
心
急
如

焚
。此

時
，
雷
橫
叫
朱
仝
無
須
再
尋
找
，
說
道
可
能
是
自

己
帶
來
的
兩
個
﹁
伴
當
﹂︵
拍
檔
︶
聽
到
朱
仝
不
肯
上
山

入
夥
，
便
抱
走
小
衙
內
，
﹁
我
們
一
同
去
尋
﹂。
朱
仝
聞

言
，
道
：
兄
弟
，
﹁
不
是
耍
處
﹂︵
唔
好
搵

咁

玩
︶，
小
衙
內
乃
知
府
命
根
，
如
果
小
衙
內
有
些
好
歹
，

﹁
知
府
相
公
的
性
命
也
便
休
了
﹂。

雷
橫
連
忙
安
撫
朱
仝
，
﹁
哥
哥
且
跟
我
來
﹂，
三
人
乃

離
開
地
藏
廟
，
逕
出
城
外
。

小
衙
內
本
在
城
內
地
藏
廟
附
近
橋
邊
玩
耍
，
如
今
尋

人
竟
尋
出
城
外
，
事
有
蹊
蹺
，
朱
仝
乃
問
雷
橫
，
他
的

伴
當
到
底
抱
了
小
衙
內
到
甚
麼
地
方
？
雷
橫
說
是
到
了

自
己
落
腳
的
地
方
，
﹁
包
還
你
小
衙
內
﹂。
此
時
，
吳
用

插
嘴
說
，
這
兩
個
伴
當
做
事
沒
有
主
意
，
可
能
把
小
衙

內
抱
去
一
行
人
落
腳
的
地
方
。

自
從
雷
橫
、
吳
用
出
現
，
小
衙
內
失

，
朱
仝
到
處

尋
找
，
一
直
以
來
也
沒
有
說
出
雷
、
吳
二
人
的
伴
當
是

誰
？
這
是
施
耐
庵
在
︽
水
滸
傳
︾
中
慣
用
的
手
法
，
逐

步
把
看
書
人
帶
入
故
事
高
潮
才
揭
盅
，
引
人
入
勝
。

朱
仝
追
問
雷
橫
這
兩
個
伴
當
是
誰
？
﹁
插
翅
虎
﹂
卻

扮
懵
，
說
道
：
﹁
我
也
不
認
得
，
只
聽
聞
叫
做
﹃
黑
旋

風
﹄。
﹂

朋
友
之
道
，
貴
乎
相
知
及
一
個
﹁
義
﹂
字
。
今
雷
橫

使
詐
對
待
曾
捨
命
相
救
的
朱
仝
，
何
﹁
義
﹂
之
有
，
觀

微
見
著
，
梁
山
泊
山
寨
聚
的
是
甚
麼
﹁
義
﹂
！

且
說
朱
仝
聞
言
，
失
驚
道
：
﹁
莫
非
是
江
州
殺
人
的

李
逵
麼
？
﹂
吳
用
道
：
﹁
便
是
此
人
。
﹂
朱
仝
聽
了
跺

腳
叫
苦
，
慌
忙
趕
路
。

何
以
朱
仝
如
此
驚
惶
失
措
，
只
因
﹁
黑
旋
風
﹂
嗜

殺
，
道
上
聞
風
喪
膽
。
如
今
小
衙
內
落
在
此
人
手
上
，

一
旦
有
甚
麼
三
長
兩
短
，
如
何
向
知
府
交
代
。

朱
仝
三
人
趕
了
二
十
里
路
，
但
見
李
逵
站
在
前
面
叫

道
：
﹁
我
在
這
裡
。
﹂

朱
仝
連
忙
趨
前
追
問
黑
鐵
牛
：
把
小
衙
內
抱
到
何

處
？李

逵
說
道
：
﹁
被
我
拿
些
麻
藥
抹
在
口
裡
，
直
抱
出

城
，
如
今
睡
在
林
子
裡
，
你
自
請
去
看
。
﹂

朱
仝
乘

月
色
入
林
尋
找
，
看
見
小
衙
內
倒
在
地

上
，
朱
仝
趨
前
伸
手
扶
時
，
只
見
小
衙
內
頭
顱
劈
做
兩

半
個
，
已
死
在
那
裡
。

稚
子
無
辜
，
慘
遭
劈
殺
，
只
為
吳
用
要
賺
朱
仝
上
山

入
夥
，
如
此
行
徑
，
千
夫
所
指
，
天
理
何
在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六
八
︶

去
年
曾
赴
京
參
加
清
華
大
學
一
百
周
年

慶
典
，
今
年
又
有
幸
參
加
北
京
大
學
人
文

學
苑
落
成
典
禮
。
這
兩
家
中
國
最
頂
尖
兒

的
大
學
，
都
是
我
心
儀
已
久
的
高
等
學

府
。
我
在
中
山
大
學
就
讀
時
，
就
知
道
北
大
是

一
所
文
史
著
稱
的
大
學
，
中
文
系
出
過
林
紓
、

魯
迅
、
錢
玄
同
、
劉
半
農
、
胡
適
、
俞
平
伯
以

至
稍
近
的
王
瑤
、
魏
建
功
、
林
庚
、
朱
德
熙
等

名
家
。
歷
史
學
系
更
是
設
立
稍
早
，
出
過
李
大

釗
、
陳
寅
恪
、
陳
垣
、
顧
頡
剛
、
李
濟
、
董
作

賓
、
錢
穆
等
名
師
，
是
中
國
史
學
的
重
鎮
。

哲
學
系
成
立
稍
晚
，
蔡
元
培
、
梁
漱
溟
、
馮

友
蘭
、
金
岳
霖
、
朱
光
潛
、
熊
十
力
、
任
繼

愈
、
賀
麟
等
均
曾
在
此
任
教
。

這
一
次
由
香
港
李
兆
基
先
生
捐
資
興
建
的
人

文
學
苑
，
是
一
組
四
合
院
式
的
古
典
建
築
，
佔

地
約
三
十
畝
。
○
九
年
開
工
，
今
年
完
成
。
這

組
建
築
群
，
正
符
合
北
京
傳
統
的
古
都
建
築
風

格
，
也
符
合
北
大
的
傳
統
人
文
精
神
。

開
頭
我
以
為
這
又
是
一
座
宏
偉
的
高
樓
建

築
。
因
為
新
中
國
建
國
以
來
，
古
建
築
被
拆
除

者
多
，
碩
果
僅
存
者
無
幾
。
連
一
條
傳
統
的
王

府
井
大
街
也
不
能
倖
免
。
東
風
市
場
變
成
一
座

港
式
的
高
樓
大
廈
，
僅
存
的
不
外
一
口
極
不
顯

眼
的
古
井
而
已
。
我
不
止
一
次
批
評
首
都
的
城

市
設
計
不
對
頭
，
建
築
新
城
市
不
可
避
免
，
但

應
以
盡
量
不
破
壞
古
都
風
貌
為
原
則
。
我
遊
覽

過
歐
洲
多
國
城
市
，
羅
馬
的
鬥
獸
場
廢
墟
竟
在

市
中
心
，
巴
黎
的
新
市
區
闢
在
原
市
區
的
近

鄰
，
東
歐
各
國
古
建
築
的
保
存
更
為
良
好
，
柏

林
、
布
拉
格
、
布
達
佩
斯
是
如
此
，
連
前
蘇
聯

的
波
羅
的
海
諸
國
首
都
塔
林
、
里
加
、
維
爾
紐

斯
以
及
原
蘇
聯
的
莫
斯
科
和
聖
彼
得
堡
，
都
仍

散
發
古
羅
馬
風
味
。
唯
獨
北
京
，
古
建
築
保
留

者
甚
少
。

所
以
這
一
次
看
到
北
大
新
建
的
人
文
學
苑
，

眼
睛
為
之
一
亮
。
為
北
京
新
添
古
色
古
香
傳
統

建
築
叫
好
，
更
可
說
是
北
大
為
恢
復
古
都
風
采

立
了
一
功
。

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館
館
長
袁
行
霈
先
生
，
為
此

人
文
學
苑
撰
有
銘
記
。
文
曰
：
﹁
曲
院
幽
深
，

隔
絕
塵
囂
，
深
冀
其
為
學
術
之
淵
藪
，
人
間
之

琅
嬛
也
﹂。
信
然
。

還
記
得
周
星
馳
的
︽
食
神
︾

那
部
電
影
嗎
？
還
記
得
電
影
中

莫
文
蔚
雙
手
拿

鐵
條
猛
力
敲

打
牛
肉
的
場
面
嗎
？
去
過
汕
頭

吃
牛
肉
丸
嗎
？
那
新
鮮
的
牛
丸
，
端

出
來
放
在
桌
上
是
軟
綿
綿
的
，
但
一

放
進
鍋
裡
燙
熟
之
後
，
卻
是
堅
實

的
，
入
口
滿
是
鮮
香
，
而
且
有
彈
牙

的
口
感
。
假
如
詢
問
牛
丸
怎
麼
做

時
，
夥
計
會
帶
你
到
店
外
參
觀
，
看

到
有
人
用
兩
根
鐵
條
在
敲
打
牛
肉
。

是
的
，
原
來
用
一
雙
鐵
條
來
敲
打

牛
肉
，
就
是
牛
丸
彈
牙
可
口
的
秘

密
。
其
實
，
那
原
本
不
是
秘
密
，
因

為
客
家
人
都
知
道
，
這
樣
打
出
來
的

牛
丸
，
既
爽
且
脆
又
美
味
而
已
。

陳
夢
因
在
︽
粵
菜
溯
源
錄
︾
裡
，

就
說
出
了
這
樣
的
秘
密
。
以
前
客
家

人
的
廚
具
，
一
定
有
一
雙
大
約
尺
半

長
的
鐵
條
，
除
了
客
家
人
必
備
的
一

雙
鐵
條
之
外
，
陳
夢
因
還
說
了
一
個

﹁
矮
瓜
司
令
﹂
的
有
趣
傳
說
。

矮
瓜
，
即
是
廣
東
以
外
省
份
稱
的

茄
子
。
一
九
二
○
年
，
外
號
殘
仔
明

的
陳
炯
明
當
上
廣
東
省
省
長
。
他
是

惠
州
海
豐
人
，
衣
錦
自
然
還
鄉
。
傳

說
他
到
了
惠
州
西
湖
的
百
花
洲
吃

飯
，
廚
師
為
他
準
備
了
一
道
﹁
釀
矮

瓜
﹂，
吃
得
回
味
無
窮
，
每
次
到
那
裡

都
必
然
點
這
道
佳
餚
。
還
高
興
地
封

了
個
司
令
官
的
頭
銜
給
廚
師
，
並
且

有
委
任
狀
，
更
蓋
上
了
印
章
。
既
然

封
了
﹁
矮
瓜
司
令
﹂，
往
後
吃
飯
，
司

令
自
然
用
心
烹
調
，
而
飯
錢
嘛
，
當

然
是
公
家
支
付
了
。

陳
夢
因
並
沒
有
說
這
﹁
釀
矮
瓜
﹂

的
味
道
有
何
特
色
，
只
說
他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五
月
前
往
惠
州
時
，
剛
好
遇

上
水
淹
西
湖
，
所
以
未
能
查
證
傳
聞

的
真
實
與
否
。

好
奇
的
是
，
難
道
﹁
釀
矮
瓜
﹂
的

餡
料
，
是
不
是
用
了
一
雙
鐵
條
打
的

牛
肉
或
豬
肉
？

明
明
知
道
生
命
中
沒
有
如
果
，
但
我
們
都

希
望
有
﹁
如
果
﹂，
尤
其
當
你
困
惑
時
。
如

果
能
回
到
從
前
，
多
好
；
青
春
令
人
懷
念
，

但
年
少
無
知
時
，
我
們
幹
過
了
多
少
傻
事
？

正
在
熱
播
的
︽
天
與
地
︾
講
的
正
是
緬
懷
青

春
、
反
省
過
失
的
劇
集
。
但
是
，
編
劇
太
殘
忍
，

輕
狂
歲
月
的
友
情
珍
貴
，
卻
留
下
了
一
段
無
法
彌

補
的
過
失—

—

一
支
搖
滾
樂
隊
在
解
散
前
夕
，
四

位
成
員
決
定
到
新
疆
天
山
旅
遊
，
結
果
被
困
雪
山

二
十
天
，
其
中
一
人
餓
得
奄
奄
一
息
，
瀕
於
死

亡
，
飢
不
擇
食
的
三
位
好
友
竟
把
他
吃
了⋯

⋯

這
一
段
特
殊
經
歷
改
變
了
三
位
幸
存
者
的
生
活

態
度
，
一
位
放
棄
安
穩
的
會
計
師
工
作
而
投
身
工

會
，
以
幫
助
弱
者
來
贖
罪
；
一
位
以
從
事
黑
市
期

指
和
打
拳
來
發
洩
；
另
一
位
則
因
為
局
部
失
憶
，

忘
了
最
殘
忍
一
幕
，
而
組
成
了
幸
福
家
庭
。

然
而
，
三
個
大
男
人
卻
因
為
沒
有
帶
回
同
行
好

友
，
而
對
其
女
友
內
疚
，
以
致
情
愫
重
生
。
故
事

就
圍
繞

三
男
一
女
及
其
身
邊
人
的
經
歷
和
對
話

展
開
。

它
的
拍
攝
手
法
有
別
於
一
般
電
視
劇
的
順
敘
或

倒
敘
，
而
採
插
敘
手
法
，
時
空
交
錯
，
昔
日
的
鏡

頭
不
時
跳
進
今
日
的
生
活
，
連
雪
地
吃
人
也
若
隱

若
現
。

玩
風
格
，
玩
影
像
，
也
玩
造
型
，
還
有
現
實

隱
喻
。
那
首
三
人
合
唱
的
片
尾
曲
︽
年
少
無
知
︾

猶
如
吶
喊
，
令
人
鬱
悶
：
﹁
如
果/

命
運
能
選
擇

/

十
字
街
口
你
我
踏
出
的
每
步
更
瀟
灑

如
果/

活

能
坦
白/

舊
日
所
相
信
價
值
不
必
接
受
時
代
的

糟
蹋.⋯

⋯

﹂

坦
白
說
，
﹁
人
吃
人
﹂
這
種
假
設
少
之
又
少
，

是
否
編
導
以
此
隱
喻
高
度
競
爭
下
﹁
弱
肉
強
食
﹂

及
其
對
人
性
的
摧
殘
？
不
得
而
知
，
從
追
戲
角
度

看
，
也
覺
情
節
零
碎
，
結
構
鬆
散
，
可
觀
性
不

強
。
但
我
倒
欣
賞
創
作
人
員
在
風
格
上
的
大
膽
嘗

試
，
並
藉
劇
中
人
對
白
來
針
砭
時
弊
。

然
而
，
此
劇
從
兩
年
前
的
﹁
倉
底
貨
﹂
到
熱

播
，
更
受
非
主
流
觀
眾—

—

年
輕
人
議
論
，
倒
令

人
意
外
，
連
劇
中
被
迫
退
休
的
電
台
老D

J

那
句
：

T
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

都
無
厘
頭
地
成
為

潮
語
，
說
明
香
港
的
深
層
次
矛
盾
已
日
益
惡
化
，

時
值
未
來
特
首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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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機真宰

接到伊芙的婚禮請帖時，我簡直有點難以置信。
想不到兩年不見，我的這位年近花甲離婚多年，早
做了奶奶的「閨蜜」要當新娘子了！
一想到她，我便彷彿看見地面上滾過來一朵大雲

團——她的身材肥胖卻不失靈活，一張白圓臉上刻
細細的皺紋，笑得紅紅的鼻頭旁點點雀斑像開了

花，張開雙臂向我迎來。
我和她在做慈善義工時相識。我們常邊做事邊聊

天。她性格熱情似火，單純直率像個大女孩。我倆
漸漸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這才知道她其實是個
歷經磨難的苦命女人。
一次，在她那陳設簡陋的家裡，她跟我訴說了她

命運的故事。她年輕時和她深愛的男人結了婚，生
下三個子女，生活快樂又充實。
卻不料在第三個孩子出生後，丈夫突然離家出

走，從此杳無音信。她受此打擊，大病一場，丟了
工作，只能靠領取政府的福利，獨自將三個兒子撫
養成人。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她說：「你想，你多年

深愛 的，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的男人，你的三
個孩子的父親，突然留下一封短信，說家庭責任像
個牢籠，令他難以喘息，所以他走了，去美洲尋找
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去了，從此便消失得無影無
蹤。當時你感覺天塌了地崩了，你被全世界拋棄
了，活 失去了任何意義，心裡除了疼痛還是疼
痛。」
她說，她承受不了這打擊，一度患上精神抑鬱症，

後來數病齊發，進醫院，做手術，九死一生⋯⋯是親
人和信仰幫助她走出了生命的黑洞，重新拾起生活
的勇氣。如今，兩個兒子已經成家立業，小兒子也
開始工作了。她雖然仍疾病纏身，卻幫 照看孫兒
們，還定期去做慈善義工，幫助那些身陷苦境的人
們。
「我發現，人活 必須幫助別人，這樣才會快

樂。」她說。

我對她的身體表示擔憂，她卻笑：「你別擔心，
疾病和貧窮都打不到我。我現在活得很好。來，給
你看一個東西！」說 從書桌裡拿出一個精美的筆
記本遞給我。
我翻開一看，原來是一本詩稿，裡面一頁頁，一

首首，全是工整漂亮的英文圓體書法謄寫的原創詩
詞。她動情地唸給我聽——抑揚的音韻悅耳動聽，
詩句文字優美，意境悠遠，有她對愛情和生活的渴
望和讚頌，有對天地大自然的深情詠歎，更多的是
對人生意義的詰問和思索。
我見她寫了不少愛情詩，便揶揄地壞笑 對她

說：「啊呀，看來你的心還很青春嘛。經歷了這一
切後，你還相信愛情嗎？」
她笑得一臉皺紋，露出一顆尖尖的破牙：「當然

相信！為甚麼不？」說 望望我，調皮地眨眨眼，
說：「我還年輕 呢。我相信我一定會找到我的真
愛，一定會！」
她還不曾放棄對愛情的渴望和追求的信心！這在

我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雖然她是個德才兼備又
可愛的好人，可一個姿色平平且年老色衰的女人，
加上體胖多病又無經濟基礎，想要枯木逢春？恐怕
是癡人說夢吧！當然，我不忍打破她美好的幻想，
只能言不由衷地安慰她，說我相信她終會重新找回
她的愛等。
怎麼也想不到，她的「癡心幻想」這麼快就變成

了現實！驚訝之餘我心裡很好奇，不知她的新白馬
王子是何許人也？以她的條件，能找個誠實可靠的
伴侶就算不錯了吧？
我給她打電話表示了熱烈的祝賀，表示接受她的

婚禮邀請。
五月初的一天，是伊芙結婚的日子。我和伊芙的

哥嫂以及伊麗莎白，珍妮等好友一起，來到位於雷
丁城郊外的聖．彼特教堂。一行人走到教堂門前，
只見一個相貌清俊，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迎了上
來，滿面春風地跟我們一一握手自我介紹：「我是

保羅，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和伊芙的婚禮」。哇，伊
芙的新丈夫竟然是個標準的帥哥！
古老雄偉的教堂的鐘樓上響起了悠揚的鐘聲，在

遠近的綠地樹林，別墅街道上空久久迴響。教堂內
坐滿了前來見證慶賀一對新人新婚大禮的親友賓
客。
暮地，教堂大廳裡響起了管風琴演奏的婚禮進行

曲。賓客們不約而同回頭朝入口望去，只見拱形門
外陽光映襯下，一位十七八歲的西裝俊少年挽 身
穿白色真絲刺繡新娘長禮服，頭罩白紗的新娘緩緩
走進大廳，沿座位通道向台前走來。大家都起立鼓
掌，笑 向新娘子表達真誠的祝福。
當新娘走過我的座位時，我看見了薄薄面紗下

伊芙開心的笑臉，挽 伊芙的是她的小兒子丹
尼。眾人的目光都追隨 這幅感人而又有趣的畫
面——兒子代替外公的角色把自己的媽媽交到繼父
手裡！
神壇前，牧師為兩位新人祝福祈禱，高聲問道：

「保羅，你願意娶伊芙為妻，無論富貴，貧窮，疾
病⋯⋯都不離不棄，直到死亡嗎？」
「是的，我願意。」新郎保羅清晰堅定地回答。
新娘伊芙流 幸福的熱淚響亮地做出了相同的允

諾。
在眾人齊唱的歡樂的聖歌聲中結束儀式後，人們

開始合影留念，這時，新娘伊芙像一隻白色的鴕鳥
快活地向我們撲過來，和我們一一擁抱。我們都向
她祝賀。我悄悄地對她說：「祝賀你，你的願望終
於實現了！」她說：「謝謝你。過一向，等我安頓
好了，一定請你來我的新家住幾天，我有好多話要
跟你說呢。」我說：「好啊，我等不及聽你的愛情
故事，看你的新詩呢。」
傍晚，伊芙的婚宴在一家四星級酒店裡舉行。鮮

紅的地毯，閃閃的五彩燈光，紅酒美食，花團錦
簇，一片喜氣洋洋。
在熱烈的掌聲中，新娘的兒子首先發表祝辭，對

來賓表示歡迎致謝，並感謝母親多年的養育之恩，
衷心祝願母親的愛情美滿生活幸福。
接 新郎保羅發表了他的愛情宣言：「親愛的

伊芙，我愛你愛得心碎，我保證一輩子把你捧在
手心裡，用我的生命來愛你⋯⋯」伊芙發言時則
哽哽咽咽，最後唸了一首她自己的詩：「一年又

一年，我尋找那個美麗的夢，當春風吹綠原野
時，它隨 風兒來到了我的懷中⋯⋯」唸到這裡
她忽然泣不成聲，於是賓客們用歡笑打趣替她唸
完了她的詩。
夜幕降臨，晚宴結束，電子樂隊奏起了樂曲，舞

會開始了。
照慣例，由新郎和新娘跳第一支舞。這對新人隨
音樂翩翩舞起來，保羅身材適中挺拔，頗有玉樹

臨風之姿，伊芙肥肥胖胖，卻跳得輕巧活潑。大家
正靜靜地觀賞 ，忽聽新娘子一邊跳一邊高歌起
來：「愛情多麼甜蜜，我的心兒多歡暢⋯⋯」我不
覺愕然，接 忍不住鼓掌大笑，覺得實在有趣。
一曲完畢，眾人紛紛步入舞池，把這場婚慶推入

了歡樂的高潮⋯⋯
婚禮之後，伊芙夫婦幾次邀請我去他們在雷丁城

買的別墅新家。原來保羅不僅長得帥，還是個成功
人士。我因故未能如約前去，便在電話裡拷問伊
芙：「說說，你是怎麼和保羅愛上的？」
伊芙在那邊痴痴地笑，說：「呵呵，我們是在鎮

裡一次慰問老年人的活動認識的，我在那裡給老人
們唸我的詩，他演奏小提琴。之後，他就找我約
會，然後我們就分不開了，然後我們就⋯⋯結婚
啦!」
「這麼簡單？」我不滿足地問？
「是啊，就這麼簡單。」伊芙說：「婉，跟你說

實話，我也不明白保羅為甚麼會愛上我。只是，保
羅有一次跟我說：『愛，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我
喜歡你的善良，開朗，你的詩情，你的堅強，你的
一切，如果你也喜歡我，就讓我們在一起，永不分
離吧。」
我忽然意識到，我原先一直對伊芙有某種歧視
—年齡歧視和外貌歧視。我習慣地拿中國男人擇
偶的標準去看伊芙，才會覺得她很難找到她滿意的
另一半。
殊不知，對於西方男人保羅來說，一個女人的人

品、心地、教養和性格遠比外在的東西更有吸引
力。像伊芙這樣心底善良、性格陽光、聰慧多才的
失婚老醜女在她的國度仍能得到男人的欣賞和愛
慕。
難怪伊芙一直是那麼自信，那麼樂觀！難怪她找

到了她美麗的新春天！

濫殺無辜

北大的「古建築」

韋基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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